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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兩位女孩進行了一次文藝復興時期法國集鎮之旅，遭遇了一場致命的艷遇）







我叫瑪莎，今年17歲，是聖勞倫斯中學的學生。



與我最好的朋友安德莉亞一起過暑假總是會發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。



這次我們計劃度過一個不一般的暑假——



一趟前往一個文藝復興時期法國集鎮的旅程！



據說，這次他們組織的歷史重現活動很刺激，而我們兩個一直對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文化很感興趣。



我們在上午9點到達了那裡——



計劃盡可能地待久一些，特別是離開之前，我們一定要看看騎士們表演的長槍對刺錦標賽。



這個鎮子佔地很廣，擁有大約100多幢房子，包括珠寶店、成衣鋪、餐館，甚至還有鐵匠鋪！



可以打造真實的斧頭和長劍。



我們在兩座小房子中間看到了一座較大的劇院，並到裡面逛了逛，欣賞了吟遊詩人的演奏。



這兒有很多有趣的節目，還有射箭比賽。



小鎮附近還有國王和王后的居所，那是一座真正的小城堡，坐落在一座小山下面，與小鎮離得很近。



我們對扮演集鎮居民的演員服飾很著迷。



從服飾上可以區分出貴族和平民，女海盜與火槍手，種類多得讓我們眼花繚亂，有些遊客也打扮成居民樣子，顯得很自在悠閒。



人們的衣著是如此絢爛——



我和安德莉亞也決定入鄉隨俗！



她拉著我跑進了一間服裝店，我們仔細挑選著他們拿出的服裝，衣服的價格相當昂貴，但我和安德莉亞真的很想買。



最後，我們總算發現了兩套既看起來漂亮，又不是那麼貴的低胸長裙，我們穿起來試了一下。



我看中了一件紅色的帶著金色滾邊的長裙。



安德莉亞選了一件藍色的長裙。



兩件連衣裙都沒有領口，可以裸露出女孩修長的脖頸和胸前大片雪膩的肌膚，同時十分襯托她們高聳豐滿的乳房——



我們一看見它們就被迷住了！



迫不及待地想穿著上街。



我們買下了長裙，把原來的衣服寄存在了店裡，和店主說好在集鎮晚上8點關門的時候再來取。



我們換好衣服後走在集鎮的大街上，美貌和氣質讓我們在遊客中顯得卓爾不群——



小孩子們對我們指指點點，男人們爭著與我們交談，好像我們也是來表演的演員。



其實我自豪地認為，我們兩個美少女比那些真正進行古裝表演的演員更漂亮。



實際上，有個打扮得特別華麗的貴族和我們進行了交流，他帶著我們遊玩了集鎮最好的地方，對我們兩個非常友善和禮貌——



不久有集鎮表演組的演員告訴我們，他是集鎮附近城堡的王子，真的是統治這個鎮子的國王之子，是個真正的貴族！



這一天頓時變得特別起來！



我們和王子一起周遊了整個集鎮，和他在集鎮的幽靜小餐館裡進餐，最後搭乘他的馬車到了城堡附近的莊園。



王子邀請我們到他家進行一次特別參觀，我們看到了放置著寶座的大廳，舞廳，王后的製衣間。



然後王子又帶著我們下到地下室，那裡被佈置成地牢的模樣，到處是牢房、鐐銬和其他一些陳舊的拷問刑具，甚至還有一座真正的拷問台！

王子介紹時臉色顯得有些陰沉，他告訴我們這個地牢不全是為了展覽用——



牢房和鎖鏈不久前都在集市上用過。



但當我們回到樓上時，他又露出了笑容。



我們站在城堡的陽台上俯瞰了集鎮的全貌，然後我們回到室內。



王子帶著我們進入了一個巨大的，十分豪華的臥室，裡面有一張很大的華麗大床。



「這就是我的房間。」他解釋道。



安德莉亞轉過身，關上了臥室的門，鎖好。



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東西！



呵呵，我也想要和王子一起！



我們抓住了王子的胳膊，拉著他到了床上。



他大笑著，顯得很樂意。



很快我們三個就互相親吻著滾到了一起，我和安德莉亞脫下長裙和內衣，迅速進入了狀態。



王子的衣服也很快被脫乾淨了，然後我們開始做愛——一



我沒想到安德莉亞是那麼放得開，她不但熱情火辣地吸吮了王子的陽具，還主動邀請他開發自己的後庭。



我們兩個都和王子嘗試了好幾種姿勢，無論如何，他的確很棒！



特別是看到大床對面的巨型鏡子裡面，映照出兩位穿著古代緊身蕾絲胸衣和吊帶長襪的曼妙少女，與王子結實有力的身軀癡纏在一起，我就有一種強烈的興奮感，覺得自己好像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貴婦，正與國王進行一次熱烈的性愛……



在過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以後，我們都很疲倦。



王子從床上起身，走到衣櫥的抽屜邊，取出了兩隻華美的胸針，然後爬回大床，他笑著說：「拿著，帶著這個，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的心意，不過一定要在妳們回家以後才戴上。」



接著他躺到床上，幾分鐘之內就開始打鼾。



安德莉亞和我起床穿回長裙，但是我們沒有聽從王子的勸告，而是立刻把胸針別在了胸口上——



它們實在是太漂亮了！



我們沒有叫醒王子就離開了他的房間，走出大廳，最後出了莊園回到集鎮。



離開時幾名莊園裡的僕人怪異地看了我們幾眼，但沒有一個像集鎮上的人們那樣上前搭訕。



現在我們又回到集鎮閒逛。



不久，我們在劇院附近看見了國王、王后和王子坐在馬車上。



他們都穿著華麗的宮廷禮服，王后朝我們瞥了一眼，像是發現了什麼。



她遙指著我們的胸針露出了厭惡的神情，然後憤怒地問了王子幾個問題，在他答話之後顯得更生氣了。



王后下了馬車，前來集鎮遊玩的人們爭相拍照，她朝國王和王子揮了揮手，走進了劇院，他們和衛兵也進入了這座建築。



突然，王后大聲地指著我們兩個咒罵起來！



她聲稱我們佩戴的是她的胸針！



安德莉亞和我立即被一大群衛兵包圍起來，他們逮捕了我們。



我們被押著經過集鎮的街道，回到了莊園，然後被鐐銬鎖住扔進了城堡的地牢！



在過了約1個半小時之後，一個男子來到牢房旁邊，他穿著文藝復興時期的衣服，卻聲稱自己的真實身份是個律師，是前來幫助我們解決偷胸針這件事的。



他解釋說，王后對我們和王子上床極為惱火，她指控偷胸針只是找一個逮捕我們的理由。



然而，在文藝復興時期，中世紀的法律使得貴族們的話必須被信任，國王有權監禁甚至……



律師的解釋被衛兵的到來打斷，我們被法庭宣召了！



我們被帶進劇院，站在國王面前，他現在坐在劇院的舞台上，數百名集鎮百姓以及遊客坐在周圍的椅子上觀看。



安德莉亞、我還有我們的律師沒有座位，必須站著。



一名使者宣讀了起訴書：「這兩位集鎮的女士，被指控偷竊了王后相當貴重的珠寶而被逮捕，在此接受陛下的審判。」



證據很明顯，王后掌握了局面。



她指控我們在到莊園旅遊時偷了她的胸針，僕人們作證說我們從莊園離開時就一直戴著它們。



王子的衛士們證明當我們和王子一起進入莊園時還沒有戴胸針。



同時，他們發現我們離開時，王子正躺在床上睡覺。



我們的律師指望得到王子的支持，但王后凶狠地瞪了他的兒子幾眼，王子便搖搖頭表示沒什麼要說的。



律師接著想證明我們認為這兩隻胸針是贗品，或至少是不怎麼值錢的東西，並且我們還是城鎮的遊客，絕不會惹上這個麻煩。



審判進行了不到1個小時，國王甚至都沒有時間發表意見——



他也感覺到了王后森冷的目光。於是他站了起來，看了看安德莉亞和我，宣佈了他的裁決：



「妳們兩人背叛了我們的好客，」他向王子看了一眼。



「另外，我認為妳們犯了偷竊罪，而對王后的偷竊將被視為叛逆，按照我們集鎮的法律，懲罰是立即處決！既然妳們都穿著集鎮居民的衣服，所以應該被處死！衛兵，把她們帶出去！」



我們只是被簡單地審判就被定罪，還竟然被判處死刑！



我和安德莉亞震驚了，臉色蒼白，渾身顫抖起來。



國王一家離開了舞台，衛兵來到我們身邊，我們的上法庭時戴的鐐銬被取下，手腕被扭到背後，用新的鐐銬反銬起來。



然後，我們被押著登上了一輛由兩匹黑馬拉著的敞篷四輪馬車。



馬車開動時，6名持矛衛兵在旁邊護衛著。



馬車上竟然放著兩具棺材——



是真的那種！



——就擱在我們腳下，我們面對面地坐著，隨著馬車的移動，一大堆群眾議論紛紛地跟著我們。



伴隨著車輪的吱嘎聲，安德莉亞和我互相道歉，衝動讓我們陷入了這場災難。



我們都發誓如果能離開這裡，我們再也不去冒險了。



衛士將我們拉到了騎士格鬥場，這是被木柵欄包圍著的一大片綠地。



在一邊有一座貴族用的看臺。



格鬥場中央，一座匆忙趕製的木製斷頭台已經被搭建好了，上面鋪了厚厚一層乾草——



在斷頭台頂部，站著一個戴著黑色面罩的高大劊子手，雙手握著一把大劍的劍柄撐在地上！



馬車在柵欄邊緣停下，我們等了一會兒。



我們看著國王、王后還有王子走上了看臺坐在他們的位子上，一名書記官站在看臺前面宣讀我們的罪名和判決：



「這兩名集鎮的女士，因非法偷竊王后陛下的珍貴珠寶被逮捕，經過審判裁定，犯有大逆之罪，依法處以斬首死刑，並將於半小時內在此地執行處決，上帝保佑吾王！」



衛兵們幫助我們下了馬車，押著我們穿過草地來到了斷頭台的梯子下面。



我被往後拉開，而安德莉亞被他們逼著開始登上梯子，她轉頭對我說了句：「請原諒我！」然後轉身爬上樓梯。



來到斷頭台頂部，她注視著劊子手，後者做了個手勢，指著斷頭台中央沒有鋪乾草的地方。



安德莉亞有些慌亂地向四周看了好一會兒，然後按照劊子手的指示踏進刑台中間的位置，面對著王家看臺的方向緩緩跪下了。



劊子手問她要不要蒙上眼睛，但可憐的安德莉亞大概已經陷入思維混亂，她好像沒有聽清劊子手的詢問，只是愣愣地看著他，劊子手無奈地走開了。



現在，她的脊背挺得很直，挺翹的臀部跪坐在自己的腳後跟上，將自己雪白纖細的脖子伸得長長的。



精緻的下巴高高抬起，豐滿的酥胸在低胸長裙的作用下顯得更為高聳。



但我卻看到她被反銬在背後的雙手不斷地顫抖著。



白皙的手掌在緊張中反覆握拳又鬆開。



望著她引頸就戮的姿勢，後面站著強壯粗野的劊子手，我想起了亨利八世的王后，安妮‧博林也是這樣被斬首的。



在古代，只有高貴的王后或是公主才能享受被大劍砍頭的權利，想到這裡，我忽然覺得也許這樣被砍頭似乎也不壞，至少死得像個貴族——

這一直是我孩提時期的幻想。



我凝視著劊子手手中的大劍，想像這鋒利的武器即將吻上安德莉亞和我性感的脖子，不由得感到雙腿間有些潮濕。



人群沉默下來，劊子手雙手握住了斬首大劍，走到安德莉亞的身邊（這樣他就面對著我），扭頭看著王家看臺的方向，國王點了點頭——



示意開始對安德莉亞的處決！



作為教會學校的女生，我和安德莉亞一直梳著只到脖子上沿的利索短髮，因此劊子手也不用費心幫我們整理。



他將大劍平放在安德莉亞的脖子後面，向後遠遠地拉開，停頓了一下。



然後大力向前揮去。



劍鋒破開空氣，「唰—嚓」一聲切入了安德莉亞的脖子，只用了不到1秒，我就看見她的嫵媚首級向前飛了出去！



落在了斷頭台前部的乾草上，她無頭屍體幾乎是立刻向前撲倒在地，兩條玉腿拚命地踢蹬起來，露出了藍色裙裝下白色的吊帶襪。



我的朋友死了！



台下的群眾立刻爆發出一陣歡呼！



劊子手撿起他的新戰利品，高高地向群眾舉起。



在安德莉亞被梟首示眾時，我發現她仍然是一副被震驚了的表情。



她的臉色十分蒼白，光滑的斷頸部仍在流血，雙眼無神地凝視著我。



群眾的歡呼越來越大，國王、王后和王子都矜持地輕輕鼓掌。



我低下頭，淚水開始在眼眶裡打轉。



兩名衛兵抬著一具空棺材經過我身邊，登上了斷頭台。



我掂著腳跟向上看，他們抬起安德莉亞的無頭屍體放進了棺材裡，接著她的腦袋也被扔了進去，棺蓋被迅速地蓋上釘好。



接著兩名衛士吃力地抬著現在重了很多的棺材，再次經過我身邊。



當他們過來的時候，我發現棺材底部紅色的血跡正在往下滴——



可憐的安德莉亞的鮮血。



我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抬起頭，發現劊子手正示意我上去——



輪到我被砍頭了！



儘管我反覆給自己打氣，「瑪莎，別害怕！一會兒就過去了，死得像個淑女！」



但我仍然感到心臟快要跳出喉嚨，雙腿軟得像麵條一樣沒有一絲力氣，嘴唇很乾，臉頰火熱……



面對劊子手的催促，我深吸了一口氣，顫抖著勉強支持著自己慢慢爬上梯子。



由於雙手被反銬在背後，長裙也有些累贅，我有幾次差點摔倒，——



一階，兩階



十三階。



當我站在斷頭台頂端時，大腦一片空白。



展現在我面前的平台上，滿地都是零亂的乾草和殷紅的血跡。



由於剛被水沖洗過，木台上濕漉漉的，走起來顯得有些滑膩。



「準備好了嗎？」



劊子手簡單地問道——



我茫然地望著他幾秒鐘，然後走到乾草中間，剛才安德莉亞跪過的地方，慢慢地屈膝跪下。



我感到長裙的裙擺被壓倒了膝蓋下面，繃得胸口有些緊。



由於雙手被綁著無法調整，我只得稍稍挪動了自己的小腿，讓姿勢舒服些，同時試圖將裸露在裙擺外的高跟鞋縮回去。



我忽然想到，我和安德莉亞挑選的兩件長裙很適合穿著砍頭。



一方面它特別凸顯女子赤裸修長的脖頸，以及迷人的香肩，另一方面也給劊子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



想到這裡，我覺得下身更加濕潤了……



「小姐，您需要蒙上眼睛嗎？」



我快速地想了一下，還是搖了搖頭。



我不喜歡那種眼前遮住東西的感覺，作為一個淑女，必須能在任何時候向任何人展示自己的勇氣！



接著，我感到一隻手放在腦後，略微拉了拉我的栗色短髮，迫使我將下巴抬起來，直到我保持頸部垂直，面向前方的姿態！



現在，我能清晰地看到坐在對面王家看臺上的國王一家！



我感到膝蓋發軟，身軀不由自主地想往一側倒下，但我還是盡力保持著自己的儀態……緊緊地閉上了眼睛……



忽然，群眾再一次陷入了沉默。



我心裡猛地一沉………



我忍不住偷偷地睜開眼，剛好看到國王點了點頭！



劊子手深呼吸……



一秒鐘後大喝了一聲！



「唰嚓！」



我的脖子上一陣灼熱的刺痛！！！



大張著嘴想發出尖叫，卻發現我飛起來了！



然後乾草進入了視野，越來越近，越來越近………



當我著陸的時候，所有的痛感消失了，只剩下一陣難以言喻的麻木。



我感到自己的頭髮被人從頂上抓住，將我提了起來，我的眼中再次出現了坐在看臺上的國王一家。



國王神色不變，王子一副嚇呆了的表情，但王后卻顯得洋洋得意；



然後我又被轉向台下的群眾，他們正在瘋狂地鼓掌，臉上充滿了嗜血的渴望；



最後，我看見了自己倒臥在血泊中的無頭屍體。



頸子還在慢慢地往外冒著血泡，雙手仍然被反銬著，匍匐在乾草中間。



美臀高翹，在紅色的長裙下面，一條腿伸直，包裹著白色絲襪的小巧的足跟露出了裙角；



另一條腿彎曲，臀部和大腿仍然在不時地痙攣，一隻仿古的水晶高跟鞋歪倒在乾草堆邊。



白色的鞋跟沾滿了血跡………



同時，在斷頭台頂端的入口，兩名衛兵正抬著屬於我的空棺材爬上梯子……



我的視野慢慢變暗，一切開始消失………



在觀眾們眼裡，瑪莎的臉色已經變得和安德莉亞一樣蒼白。



少女的表情有些痛苦，光潔的額頭上形成了淺淺的褶皺。



柳眉微蹙，淺藍色的瞳孔慵懶地睜開一條縫。



細長的睫毛無力地搭在眼瞼上。



兩片曾經鮮潤嫩紅，現在卻變得十分乾燥的紫灰色嘴唇大大地張開，露出染血的貝齒。



小舌頭直直地搭在嘴唇外面，似乎想發出痛苦的吶喊。



她的頸子被十分平滑地切開，位置比較靠下。



這就在她首級下保留了長長一段。



不過，從她修長的斷頸到尖俏的下巴上，都塗滿了殷紅的鮮血。



連她尖挺的小鼻子上也沾上了點點紅色血滴，在她蒼白的臉上顯得格外觸目驚心。



衛兵們把瑪莎的屍體和首級放進棺材，同樣蓋上棺蓋，釘好，接著她的棺材被抬下斷頭台，和安德莉亞的棺材並排著放在了馬車上。



不久其他幾個在集鎮上被處決罪犯的屍體加入了她們，瑪莎和安德莉亞的棺材被送到了集鎮郊外的公共墳地下葬——



豎在她們墳穴上的墓碑是對那些膽敢冒犯王后之人的清晰警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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